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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六诊
杨子明

! ! ! !一马倒于路途上，气息奄奄。医者按其额，望其目，
拭其鼻息，察其四蹄，说：“长年累月奔跑，以致马不停
蹄，形体超其所负。不懂得‘前路永远走不完’的道理，
即将劳累过度而死。此马为前途所累，不可救药。”
一蝉于房后苦楝树上聒噪不止。夏日炎炎不安眠，

正值午睡之时，主人不胜其烦，寻着，持葵扇将其击落。
蝉再也做声不得。医者细观其状，云：“此蝉受重伤，缘
于自鸣高调。若不能改，大难不免。”
一狼脖子着套，即将气绝。医者问之：“何故被套？”

狼说：“被牧人追杀，扮作绵羊躲于羊群中，相安无事好
长一段时间了。后来因为尾巴收不住，被牧人认出来。”

医者说：“群中相处，
就得好好收敛。若翘
起尾巴，肯定完蛋。”
枪声响处，群鸟

惊飞。其中一鸟坠地
挣扎。医者见其不类群鸟，脖子特长，着枪正是在脖子
上，血流不止。说：“此出头鸟也，最易挨枪，活得过初一
也难活至十五，短寿无疑。”
一鲸于水上喷洒，出水如柱，声势浩大。海贼们驾

船围猎之。处境极危，但它毫无察觉，依然我行我素，一
喷如故。医者遥望叹息：“此君大白天吹水，口若悬河，
必定遭殃。亦不可救。”

一人得怪病，多方求治，药石无效，乃求于医者。
医者说：“我虽兽医，先生的病亦能治。这是常见顽症：
早期症状，自我讳疾不易察觉；病发之时，他医不敢轻
易诊断。此病为综合征：四肢筋骨得马病；咽喉上下得
蝉病；腰椎股处得狼病；嘴巴舌尖得鲸病；脖子以上一
脑袋都是鸟病。诸病缠
身，依然感觉良好。”病者
信服点头。医者说：“早期
医治，尚能康复。至中晚
期，成不治之症矣。”病者
求方。医者说：“适间有一
老农在田间埋头苦干。你
每天跟着他。他做什么你
就做什么，他怎么干你就
怎么干。三年后可愈，一
辈子谨防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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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摄慕尼黑
王 欣

! ! ! !慕尼黑有“欧洲建筑博
物馆”的美誉，但我刚到时，
却觉得这些建筑有些随性与
散漫。很多建筑不是按我们
习见的“坐北面南”的规律建

造，就连位于玛利亚广场上著名的慕尼黑市政厅，都是“坐东朝
西”。走在路德维希大街上，哥特式、古罗马式、巴洛克式古建筑
及各色现代化的建筑比比皆是，或高耸瘦削，或宏达厚重，或奇
特怪异……相挨相连，反差对比更加鲜明。也许看惯了江南人
家成行成排的青砖黛瓦，面对这些不算规整的建筑，新奇之后
倒有些不适应。好在有紫砂色屋顶和米黄色墙面的衬托，以及
随处可见的雕塑和喷泉的搭配，当我独自安静地漫步其间，细
细打量时，那些建筑美感竟在心头扑朔迷离地渐渐升腾起来。

街道上的绿化带同样“散”：植物纷乱生长，高低无序，乍看，
又不怎么习惯。陪同我的朋友却说：“植物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只
要不影响交通，没必要花纳税人的钱修剪。自然生长有什么不好
呢？”过了几日，我也慢慢觉得，省去人工修剪的开支，让绿化带少
一些人为痕迹，其实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原生态的展示。
慕尼黑在不少方面的确很散，但它散而不乱，

散而不杂。这种散，其实是一种惬意恬然的生活感
觉，是一种尊崇本性的生活态度，是一种皈依质朴
的生活追求。慕尼黑的散让人心态平和，心境舒
适，心怀恋念；我的镜头，也不由自主地放松起来！

证婚人
万兴坤

! ! ! !结婚是喜事，参加婚礼能沾喜气。初
夏，我从北京远赴山东威海，参加一名退
伍战士的婚礼，并应邀当证婚人，这是第
一次。

四年前，我回浙江老家探亲，途经素
有“东海鱼仓”之称的舟山。在东海舰队某
驱逐舰支队，认识了从事后勤工作的战士
于海龙。高大英俊的小伙，看上去很精干，
有着山东人的热情、豪爽。他从同事那里
看到我的书法作品，提出要求幅字。回京
后，我写了幅“云是鹤家
乡，海为龙世界”，给他寄
去。海龙收到后甚为喜欢。
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过了一年，海龙告诉

我，他退伍回山东老家了，在部队服役整
整八年。“成家了吗？”我问。他说：“还
没对象呢，等找到了媳妇，请你喝喜酒。”
我答应了。今年“五一”，传来喜讯，他将
于这个月的中旬结婚，邀请我参加他的
婚礼，并当证婚人。我从没当过证婚人，
也不懂山东的礼俗，作了推辞。海
龙不干。盛情之下，我开始了解这
对新人是怎么“牵手”的。
海龙是名优秀战士，服役期

间，因工作出色，多次立功受奖。
对象叫丛日梅，大学毕业，在幼儿园当老
师。海龙退伍后，在威海一家汽车 !"店
工作。通过“媒人”介绍，两人一见钟情。
认识第一周，正遇小丛的爸爸过生日，他
以军人的方式表达诚意，买了生日蛋糕，
还带着鸡鸭鱼肉，及自己保存的有纪念
意义的军用腰带，给老爷子祝寿。小丛的
父母一眼看中，觉得打灯笼也难以找到
这样的好小伙。第二周，小丛到男方家回
礼，与未来的公公婆婆见面。看到高个
子、又秀气的准媳妇，小于父母满心欢
喜。他们认识不到三个月，领了“证”，恋
爱不到半年就结婚，是真正的“闪婚”。

举行婚礼那天，事前我悄悄问新郎
和主持人，证婚人有没有固定的说词和
套路。他们说，这里比较随意，没有什么
讲究，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上午 ##点 $%分，随着礼炮声响起，

新郎新娘登场。新郎身着黑色西装，胸前
佩戴红花，仪表堂堂。新娘穿白色婚纱，
亭亭玉立。他们走上台阶，两家亲人相
聚，在婚宴大厅外拍了合影照。按当地说
法，象征两家人变成一家人。而后，两家

亲人共进婚礼殿堂。这时，
主持人宣布，婚礼正式开
始。新娘挽着父亲的手臂，
走向象征幸福、扎满鲜花
的拱门，新娘的父亲眼角

溢出了喜悦的泪水，牵着女儿的手，放心
地交给新郎，他们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
起。新郎向岳丈大人行了鞠躬礼，一对新
人手挽着手，缓缓走向撒满花瓣的婚礼
舞台。接着，便是证婚人致词了。
我没按那种类似公证员作公证词的
“框框”去说，而是当着满堂宾客
介绍了海龙在海军服役期间的情
况，以及他与小丛相识相知相爱
的简要过程。部队是个大熔炉，海
龙是在海军部队锻炼成长的。犹

如蛟龙潜于水，终有翱翔时。新娘日梅，
不是报春的红梅吗？她从事的幼教工作，
是培养祖国的花朵，象征美好的未来。这
几年，小于一直在苦苦寻找理想中的“另
一半”，现在愿望实现了、圆梦了。我展示
专门为他们创作的婚联，并作为礼物赠
送给他们。上联：海阔天空，蛟龙潜九渊。
下联：日丽春暖，红梅映千里。横批是：踏
浪寻梅。新郎新娘接过装裱好的婚联，激
动地说：“这是一份最珍贵的礼物。”这
时，主持人拉着新郎和新娘，向我行礼、
鞠躬，并合影留念，称“这才是一对新人
幸福地走到一起的见证人！”

阿霞
刘向东

! ! ! !彩霞满天时，笑容亲切的阿
霞给我一张写有地址和手机号码
的纸条，说要回贵州老家了。还说
老家的秋天最美，房子也盖好了，
邀请我去度假。我问她何时再来，
她说不来啦，要带孙子，女儿考上
了大学，年老久病的婆婆也得照
顾。看她一脸的喜气和诚挚，我恍
然觉得眼前的阿霞就像天边的彩
霞，越是短暂却越是灿烂美丽。
阿霞是小区的保洁工。虽然

几乎天天见她清扫小区的身影，
也经常会在楼道遇上她，但我并
不知道她的名字和来历。有天早
晨我去上班，推出自行车一踩踏
板就掉了链条。正当我弄得一手
油污而无可奈何时，旁边扫地的
阿姨走来弯腰一瞥和蔼地说：“这
好弄，我来吧。”说着便放下扫帚
蹲下身子先把链条套上小齿轮，
再拉直链条扣住一节大齿轮慢慢
摇动踏板使链条顺势咬上齿轮，
直到全部套上齿轮后对我说：“好

了。”我看她枯黄整齐的短发里夹
有丝丝白发就歉意地谢道：“多亏
了阿姨，要不上班就迟到了。”而
她拿起扫帚爽快地说：“别叫阿
姨，就叫阿霞吧。说不定我比你小
呢。”果然，在以后的攀谈中我知
道她比我小五岁，老
家在贵州铜仁山村。
纯粹农民的她为了两
个孩子读书和给婆婆
治病，毅然支持丈夫
去深圳打工，自己来上海边做保
洁，边四处打零工收废品。
夏日的午后，阿霞来我家回

收旧报纸。身边的姑娘一手拎着
两个蛇皮袋，一手拿着长杆秤。她
和阿霞一样，大大的眼睛，高高的
鼻梁，燕麦色的脸颊上还挂着一
对甜甜的酒窝。姑娘大方地叫了
我一声叔叔，便埋头把一叠叠报
纸装进袋子。阿霞粗糙的双手张
着袋口很自豪地对我说女儿在读
高中，从没出过远门，趁放假把奶

奶托付给堂姐照顾，用卖草药的
钱作路费来了上海。姑娘装完报
纸拿起秤杆时，我示意她不用秤
了，她却粲然一笑说：“称下吧，买
卖公平嘛。”面对她朴实执著的神
情，我一时无语。随即她说了公斤

数和价格给了我 $&

元钱。此刻，我顿然感
到手中的钱似乎有点
潮潮的质感，望着母
女俩被汗水浸透的背

脊和肩扛沉重的袋子稳步走下楼
梯时，我的内心油然升起
了一股由衷的敬意。
有次，我迎面碰上推

着轮椅的阿霞。问她轮椅
上脸色苍白的老人是否就
是患病的婆婆。可她只是微笑不
语。稍许，她轻轻掖了一下老人膝
盖上的毯子说：“算是婆婆吧！”原
来这位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工
作，重阳节居委会干部上门探望
时，阿霞才知老人独居。于是就趁

清扫楼道经常看望老人，亲热地
叫几声阿婆，或是帮助买菜购物
和打扫卫生。而这样的善事她一
做就是两年多。前几天阿婆感冒
发烧，她就像孝顺的女儿一样，每
天一早做完保洁就带阿婆去医院
打吊针。更可贵的是她做好事从
不接受任何报酬。因此小区的居
民只要提及她，都会竖起拇指赞
扬一番。
一个彩霞绚丽的傍晚。我收

到阿霞寄来的包裹，里面有喜糖、
糕点、茶叶和信笺。阿霞在
信上说儿子大学毕业当上
老师的当天孙子出世了。
丈夫在深圳打工被评了先
进，工程一结束就回老家

承包山林果园。到了秋天，一定是
硕果累累，让我去品尝。是啊！秋
天最美。到时我一定要去阿霞的
老家，好细细地品味和感受他们
以农民的淳朴、美德和艰辛换来
的丰美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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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笔者的老同学是小区楼组长! 前不

久接到通知要参加社区活动" 先是某个

项目的启动仪式! 然后是文艺团队汇报

演出!接着又是一项表彰的活动!最后是

讲座活动"其中会标换了 !次!他和其他

与会者都分别在 !个活动的签到本上签

到" 对此!不少人颇困惑"

时下! 一些部门和单位为完成上级

布置的#规定动作$或各项考核任务!#走

捷径$!#抄近道$!用#打包$的方式!像这

样把几项活动安排在一起搞%固然!举办

活动要考虑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投

入! 适当提高效率也属必要" 但是!'打

包$这种形式!必须要分场合!看情况"有

些类似政策咨询&集中办公&答疑释惑的

活动!用'打包$的方式处理!尚能理解(

而一些相互之间无关联的活动也用此方

式!效果显然会大打折扣!更难免会有凑

数量!搞形式主义之嫌!令参与者有充当'群众演员$的

错觉!确实很难理解%

开展群众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方针政策!丰富

文化生活!满足群众的需求!所以应在活动的实效以及

求精求细方面下功夫!不应该盲目追求活动的数量%上

级部门也要多听取基层和群众的意见!

对哪些可有可无的形式主义活动! 应减

少或取消!更不该滥竽充数%群众性活动

应该真正成为教育人&鼓舞人&凝聚人的

平台!让参与群众受益并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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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的夏天，蝉鸣不
歇，炎热如火。

小时候，有三种夏天
的香味，一直忘不了。一
是檀香皂的味道。疯玩一
天，傍晚，母亲就拿一个
大木桶，把我放进去，用
檀香皂洗个遍，然后香喷
喷的，让我穿条小花裙
子，坐到藤椅上。
那时候没有电风
扇，没有空凋，大家
都有乘凉的习惯，
等白天的暑热消散
些了，才能进屋休
息。晚饭后，一家人
去院子里乘凉，因
为有蚊子，母亲就
会朝我的胳膊和小
腿，洒上花露水。那
是特别出挑的香
味，感觉有很多花
香集合在一起，所
以，特别喜欢。总是
恨不得多洒一点，母亲却
总吝啬地洒上几滴就放
下了。后来，我就央求她
在扇子上洒上几滴，这
样，扇子一扇，香风习习。
这是第二种我熟悉的又
上海又夏天的香味。
第三种香味，小时候

属于我的母亲，也是很偶
尔的，母亲会奢侈地买上
一枝白兰花，别在她的领
口，抱我的时候，那么清新
幽雅的香味，淡淡悠悠地，
若有若无的。“好香的花，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母亲就笑说：“这是白兰
花，好闻吧？”我要用手去
摸摸那个小小的花骨朵，
母亲拉住我，说摸了，花会
发黄的。好吧，我只好仔细

地看看那两个白色的花骨
朵，被一根铅丝串在一起，
很让人怜爱的稚嫩。晚上，
母亲会用吸水的纸，吸满
清水，包裹住白兰花，然
后，挂在我的床头，我贪婪
地闻着香味，不一会儿就
入梦了，做的梦都是香香
的。那是童年夏天特别温

暖的味道。早晨醒
来，看看那白兰花，
外面的纸干了，花
却依然鲜嫩雪白。
父亲和母亲很少有
亲昵的举止，偶尔，
父亲回家，会悄悄
地递给母亲一枝
白兰花，母亲欣喜
地接过，挂在衣领
旁……两人不说一
句话，却是最温馨
的画面。

有一次看电
影，还是黑白的，里

面有个女孩卖花，一路清
脆地叫着：栀子花白兰花，
栀子花白兰花，栀子花白
兰花……我都听呆了，太
好听了。但是，自己从来没
有遇到过卖花的女孩，卖
花的都是老太太。在上海
的街头，电影院、商场、地
铁口等，常会不经意地看
到卖栀子花白兰花的老太
太，挎一个竹子编
织的篮子，一块蓝
布，湿透了的，铺
在篮子里，下面是
没有串起来的花，
蓝布上，则是已经串起来
的花。白花，衬着蓝布，湿
润着，尤其鲜艳，饱满，水
灵，让人忍不住想戴上一
朵。除了母亲常戴的两朵
一枝的经典白兰花，如今
有了用花朵连在一起的手
串，常常贪心，别了一枝，
戴了花串，还买上几枝栀
子花，放在车里，回家放在
书房，满室幽香，看上一本
好书，真是人间美事。
买花久了，也会跟卖

花的老奶奶聊上几句，每

个老奶奶都有着笃定淡然
的微笑，悠悠然的，好像从
来不愠不恼，仿佛白兰花
一般，兀自安静着自己，随
意从容。她们常说，自己也
是喜欢着花，卖花是好玩
着的，不全是为了赚钱。看
到她们，常会想起我的奶
奶来，那个总是用温暖的
眼神跟随着我的老人，一

生勤劳，心态平和，
安静努力地过着她
人生每一个风雨相
伴的日子，从不抱
怨，不求回报。虽然

离我远去，但是，常会想起
奶奶，想起她的眼神……
有时候，下班，看到卖

花的老奶奶，就买上几枝，
送自己，送母亲，送朋友……
美好着自己的心情，也美
好着自己喜欢的人。
有一天，收到一个礼

物，一个远方的朋友送了
一个精美的手包给我，惊
喜的是，打开，居然是一枝
白兰花！
我笑，回她：上海的夏

天，真香！

虚张声势的吼猴
冯忠方

! ! ! !吼猴是生活在拉
丁美洲热带丛林中的
一种猿猴，体长在 !'

到 ('厘米之间，加上
$'到 ($厘米长的尾
巴，是美洲大陆最大的猴子，同时也是地
球上吼得最响的动物之一。
吼猴的舌骨特别大，能够形成一种

特殊的回音器，起到扩音的作用。在晨昏
活动、遇到敌害或争夺领地时，可发出巨
大吼声，#)$公里以外都可听见。吼猴的
名称也是由此而来。吼猴是全素食者，各
种各样的树叶、果实、坚果和种子都吃，
食量很大，一般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进

食。它常用尾巴倒悬
在树上，直接啃食树
枝上的叶子和果实，
或者用尾巴将食物拉
过来而不是用前肢采

摘。吼猴虽然叫声震耳，但行动起来却很
“懒”，常是呆在高高的树枝上，从不轻易
下树，即使是口渴时，也只是舔些潮湿的
树叶或露水来解渴。吼猴以小群居生活，
它们在一起行动时很讲究秩序，带队的
是群中年老的雄性。当有敌害和异族走
近领地时，它们便虚张声势齐声吼叫以
赶走侵犯者，但真有猛兽不惧吼声冲了
过去，就争先恐后地“猢狲散”了。


